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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基础研究意义和特点的认识

加强国家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协调

张家顺鳗
!摘要 !本文从概述世界发达国家安排科研体系诸环节的经验和教训

,

从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
,

阐述

基础研究在整个科学事业和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从而说明必须加强国家的支持
,

加强国家科

学基金的协调和指导
。

基础研究的传统特性
,

一般概括为探索性
、

创新性
、

继承性和结果不易预测性
。

基础研究

的传统功能
,

一般说是新技术
、

新发明的先导
,

新观点
、

新思维
、

新哲理的土壤
,

是革命的精神力

量
。

随着现代基础研究在现代科技中地位的增强
,

和现代基础研究某些新特点的出现
,

人们以

更加科学和精炼的语言对其功能做了表述
,

即 :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基石
,

经济发展的后盾
,

对外交流的窗口
,

培养人才的摇篮
。

根据中央科技体制改革决定和国务院的通知精神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促进我国

基础研究为己任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基础研究
,

休戚与共
,

命运相连
。

本文着重阐述

基础研究的新特点
,

说明通过国家科学基金协调指导基础研究
,

促进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
,

是

十分必要的
。

一
、

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
,

科研体系诸环节要合理安排
。

据我有关专家研究
,

国外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表明
,

一个国家对科研体系的诸环节作何安

排
,

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国家工业
、

农业
、

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
。

英国
、

苏联
、

西德
、

日本和美国
,

这五个国家三种类型 :英国和苏联属于一类
,

对基础研究十

分重视
,

并且具有一定的水平
,

然而 由于对应用和发展研究不够重视
,

因此工农业技术水平进

展速度不如美国
、

日本和西德
。

日本是一种类型
,

它在基础研究方面
,

尤其是纯基础研究方面

花的力量并不大
,

水平也不高
,

然而十分重视定向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
,

并且大量引

进国外技术
,

加以消化
、

吸收
、

综合
、

改进
,

因此工业技术发展迅速
,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
。

但近年来
,

日本科学家要求加强纯基础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
,

要求进一步完善科研体系
。

日本

政府现已了解
“

基础研究远落人后
”

造成的
“

困境
” ,

正
“

竭力谋求补救措施
”

(据台湾 《经济日报》

报道 )
。

第三种类型是美国和西德
,

美国在发展初期对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十分重视
,

以后又

加强了基础研究
,

采取了三者并重的政策
,

因而工业技术水平至今独步一时
。

西德虽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大批科学家
,

但是它的基础研究家底较厚
,

战后又加紧了应用研究与发展

研究
,

所 以工业技术长进较快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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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的经验可 以看出
,

在科研体系中
,

科研三个层次的职能非常明确
,

它们既有严格的

分工
,

又有有机的联系和承递关系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力条件下虽然可以有所侧重
,

但经

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和调整
,

各国都力求使科研体系日趋完善
,

使各科研环节的投资比例适当
。

美国在转人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并重时期以来
,

其三者的投资比例为 1 : 2

: 5 左右
。

有的国家是 1 : 2 : 6o

二
、

从现代基础研究的特点看基础研究的地位

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可大致归结为 :

其一
,

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
、

开发研究以及工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加强了
。

一项 基础研究成果可 能找到十种 应用 方面
,

而每一应 用方面又可 能产生 十种新产品
。

周恩来同志早在三十年前就说过 :
“

基础理论研究
,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

必须给予

足够的重视
。 ”

并且指出 : 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
,

往往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进展
,

带来重大的技

术革新以至技术革命
,

从而开拓前所未有的全新领域
。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对录音机等五项重

大发明和技术构成分析作的统计
,

其中技术突破的获得有 70 %来自应用和基础研究
。

其二
,

基础
、

应用
、

开发研究之间的关系越愈密切
。

在一些与高技术的相关领域
,

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
,

几乎是平行进行的
。

基础研究越深

化
,

就越接近应用研究
,

越有助于技术开发
。

基础
、

应用
、

开发研究
,

这些统一体系中既相联系

又相 区别的环节
,

越来越互相渗透和交叉
,

你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

只有同等重视
,

统筹关照
,

才能

促进整个科技事业大踏步前进
。

其三
,

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的过程 日益缩短

172 7 年的照像机理论到 1 839 年的照像机
,

用 112 年 ; 1820 年的电磁理论到 1 876 年的电

话
,

用 56 年 ; 18 6 7 年的无线电发现到 1 902 年的收音机
,

用 35 年 ; 1939 年 的原子核分裂到

19 4 5 年的原子弹
,

用 6 年 ; 1948 年的电晶效应到 19 51 年半导体器件
,

用 3 年 ; 19 53 年的太阳

能电池理论到 19 55 年的电阳能电池
,

用 2 年 ; 19 60 年的激光发现到 19 61 年的激光器
,

用 1

年
。

近年来
,

有相当一批基础研究成果有可能直接发生经济效益
。

今年 9 月 12 日光明 日报报

道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迪生主持研制出新一代压缩机
,

从完成理论
、

试验成果到推 出生产样

机
,

只用了一年零一个月
,

预计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

对此李鹏总理有重要指示
,

万宝家用电器

集团与西安交大订了协议
,

拟投人巨资对此机进行技术开发
。

经验证明
,

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科学储备
。

特别是当前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的平

均周期只有七年
,

如果我们现在不注重发展基础研究
,

特别是发展有应用前景和针对 自己 自然

条件
、

自然资源特点的基础研究工作
,

若干年之后我国的科技事业就会更加落后
。

对此我们科

学工作者有义务和有责任献计献策
,

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思考
。

其四
,

基础研究的费用越愈增大
,

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国家支持和靠合作取胜
。

关于费用大
。

现代科学技术 (包括基础 )研究
,

越来越依靠先进的实验装备
,

需要一些大型

的
、

复杂的
、

精密的仪器设备
,

如高能加速器
、

大型电子计算机等
。

这些大型设备价格昂贵
,

装

备起来要花很多钱
。

前不久
,

杨振宁教授在答香港张文达问时说 :
“

30 年前的物理学实验
,

所

需的经费是一两万美元
。

充其量
,

10 万美元做一个实验
,

是非常巨大了
。

今天
,

比如丁肇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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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实验
,

他的设备就要花 1亿美元
。

美国 目前在讨论 的一个大加速器叫
s s s( 超导超高能对

撞加速器 )
,

假如建造的话
,

要花 50 亿到 60 亿美元
。

这个加速器的直径恐怕有十多英里
。 ”

关于国家支持
。

1亿
、

几十亿美元不是随便一个机构拿得出来的
,

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支

持
。

时至今 日
,

没有政府的支持
,

重大的基础科研项目就无从开展
。

美国和其它许多国家建立

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

就是代表各 自政府支持并协调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的重要机构和主

要渠道
。

科技的发展使它本身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需要经济支持的机构
,

经济对科学的支持在

前
。

经济对科学支持的超前性
,

应该得到国家决策部门和社会经济各界的理解
,

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
。

关于合作取胜
。

美国里根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博士
,

不久前来华访问时说 :
“

当今科技的

发展不仅在于要有天才
,

更重要的是协同工作
。 ”

美国女科学家朱克曼统计
,

获诺贝尔奖者
,

合

作研究已从获奖数的 41 % 增长到 79 %
,

最近十年已极少有单人夺魁了
。

所以有人说 :
“

21 世

纪没有著名的科学家
,

只有著名的科学家团体
” 。

为此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在大力创建研

究中心
,

在不改变基础研究中对科学家个人资助的同时
,

也对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

以及大项

目方面给予适当资助
。

美国基金会每年对每个中心大约提供 2 00 万至 50 0 万美元的经费
,

为

期五年
。

工业
、

企业同时也向每个中心提供大约同等数目的经费
。

美国 19 8 5 年 ~ 198 7 年已

建立 14 个中心
,

19 8 8 年还计划创建 5一 6 个中心
。

中心对增进知识和培养人才
,

促进科研成

果尽快向工业产品转化
,

改变美国高校现有研究模式
,

提高高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克服各

方面的行政阻力
,

使研究活动适应工业竞争的需要等许多方面
,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最近

小平同志提出在我国创建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设想
,

是高瞻远瞩的
,

应该引起我们有关各方的

响应
,

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来
。

三
、

我国对基础研究应该重视起来

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
,

总的说
,

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正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

党的十

二大把教育和科学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

十三大又提出
“

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

放在首要位置
,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

19 8 5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科学拨款制度
、

稳定基础研究队伍
,

作为当

前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

指出 :
“

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
,

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
,

基金来源
,

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
。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
,

面向社会
,

接受各方面申请
,

组织同行评议
,

择优支持
。

主要从事上述研究上作的机构
,

应

争取几年之后做到科研经费主要靠申请基金
,

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
,

以保证必要的经

常费用和公共设施费用
。 ”

十三大过后不久
,

国务委员
、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即发表文章
, “

生物科学— 中华民族的前

途所系
’

(《新华文摘 》 19 86 年第 2 期 )
,

说二
“

我们将继续增加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拨款
,

增加投

资
,

争取国际合作
,

从几个方面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

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工

作所占资金的比重逐步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度
。 ”

前不久
,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在国际科联

理事会 22 届大会上阐述了我国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点
,

其中头两条就是 :
“

对从事不同

类型工作的研究机构实行不同的拨款方法和管理办法 ;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支持基

础研究工作的发展
。 ”

(《光明日报 》 19 8 8 年 9 月 11 日)
。

这说明
,

中央和国家科学界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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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研究开始重视
,

并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寄以期望
。

然而实际上
,

与世界各国对科学技术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比较起来
,

我国尚存在比较

大的差距
。

我国 19 87 年用于军民科技方面的财政拨款
,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左右
。

尚比

美
、

苏 ( 3% )等发达国家和印度 (占 1
.

5% )等第三世界国家要低
。

198 7 年的基础研究总投人
,

占科技总投资不到 5%
,

而世界各国基础研究占科技总投资一般是 or %左右
。

我国自然科学

基金 占基础研究投人约五分之一
。

此比例也与国家科学基金担负指导协调我国基础研究的任

务不相称
。

此比例不作改变
,

中央 19 8 5 年提出的
“

争取几年之后做到科研经费主要靠申请基

金
”

这一重大的科技体制改革步骤就难以实现
。

现在
,

一方面是基础经费吃紧
,

基础研究人员的福利待遇偏低
,

积极性受影响 ; 另一方面
,

由于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投资比例尚未调整到适当的程度
,

长期以来科技体制上

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管理上的问题尚未能得到解决
,

从而造成某些地区
、

某些部门科研资金的严

重浪费
。

因此
,

当前不仅应从认识上
,

而且要特别从实际措施上
,

重视基础研究
,

加强科学化管理
,

为基础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
。

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其长远考虑和综合措施
,

有从基

础研究到产业结构的综合配套水平
,

有人才
、

科研
、

工业的配套条件
,

有国内外学科前沿和市场

发展动态的综合预侧
。

总之
,

要把基础研究放到国家科技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高度
,

真正重视起

来
。

而要真正重视基础研究
,

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我国的科学基金制
,

加强国家科学基金对基础

研究的协调
、

指导和资助
。

国家科学基金委成立三年来
,

把竞争机制引入科学管理
,

依靠专家

群体进行民主和科学决策
,

形成了一套适应科学研究特点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
,

有利于克服

现存的科技体制弊端
,

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健全我国

的科学基金制
,

使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协调
、

指导作用发挥得更加充分
,

可否建议考虑 :

( l)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占国家基础研究的总投人比例要提高
,

至少应有一半
,

以使国家科

学基金真正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来源 ;

(2 ) 充分重视和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审系统的作用
,

通过基金委

的专家评审系统把现由基金管理的重大项目与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之可行性

评审
、

投资幅度
、

成果跟踪统一管理起来 ;

( 3) 发挥国家基金委在全国各级科学基金组织中的指导作用
,

协调作用和联系作用
,

以充

分提高国家各类科学基金的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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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a r e h s y s te m
,

t h i s P ap e r e xP o u n d s t h e im P o r t a n t r o l e o f b a s i e er s e a cr h i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s e i e n e e a n d e c o n o m y o f a c o u n t r y
,

le a d i n g t o a e o n e ut s i o n th a t C h i n e s e n a t i o n h a s t o m a k e

ve e n m o er e
ffo

r t s t o s u PP o r t b a s i c er
s e a cr h a n d e n h a n ce t h e r o le o f N a ti o n a l N a t u ar l S e i e n ce

F o u n d a t i o n i n c o o r d i n a t i n g a n d g u id i n g th e n a t i o n
’
5 b a s i e r e s e a cr h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
,

于 19 88 年 12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北京召

开
。

会议审议了唐敖庆主任所作的
“

认真总结工作
,

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科学基金制
”

的工作报

告
。

审议了科学基金委的财务
、

国际合作
、

重大项 目
、

成果转化和各科学部的工作报告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 198 6 年成立三年来
,

全国已有 9 74 9 项研究项
·

目获得了科学

基金的资助
,

资助总金额 3
.

66 18 亿元
,

分别占申请项 目的 27
.

32 %和申请金额的 1 5
.

13 %
。

有

85361 位 (次 )科学工作者获得了资助
。

其中高级科技人员为 23 158 人次
,

博士后
、

博士
、

硕士

研究生 19 539 人次
。

国家科学基金委采取的宏观指导
、

自由选题
、

自愿组合
、

直接申请
、

依靠专

家
、

同行评议
、

择优支持
、

公正合理
、

一次批准
、

分期拨款
、

课题核算
、

专款专用
、

报告成果的做

法
,

为科研工作建立 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体系和良好的运行机制
。

委员会对于基金委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

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
。

委员们对师昌绪副主任
“

我国基础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作用
”

的发言
,

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
,

对我国基础研究的水平与世界水平正在拉大的趋势
,

深表忧虑
。

并对基础研究的定

义
,

科学基金的资助原则
,

评审和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工作
,

增设博士后特别基金
,

加强国际

合作
、

软科学研究
、

资助项目的管理工作
,

科研成果转化工作
,

认真总结科学基金工作的基本经

验和做好委员会换届衔接配合工作提出了建议
。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

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

国家科委常务副主

任阮祟武出席了会议
。

国家基金委各科学部
、

各职能局室的负责同志亦参加了会议
。

会议在
“

同心同德
,

克服困难
,

为进一步发展科学基金制再行努力
”

的热烈气氛中结束
。

(辛 文)


